
根据广州浪奇公告，“失踪”的存
货里包括了存放在鸿燊公司（即瑞丽
仓）价值4.53亿元的库存货物。9月29
日《证券日报》第二路记者实地探访广
州浪奇公告的瑞丽仓地址“如东县黄
海一路2号”，令人意外的是，记者到达
现场后发现座落在该地址的公司并非
是鸿燊公司，而是一家叫“江苏琦衡农
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农
化）”的公司。实际上，琦衡农化并非

“路人”公司，与广州浪奇有着关联关
系。广州浪奇曾于2013年7月26日宣
布收购中冶化工持有的琦衡农化25%
的股权，作价1.98亿元。经多方了解，
鸿燊公司实际地址在与公告地址相隔
30多公里的马塘镇上。

现场，琦衡农化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琦衡农化是生产
化工产品的，不是物流公司，也没有听
说过江苏鸿燊物流有限公司这个名
字，并表示琦衡农化负责人今天不在
这里，记者不能进入公司。探访的间
隙里，记者看到陆续有货运卡车进出
琦衡农化的工厂。

《证券日报》记者当即拨打鸿燊公
司负责人黄勇军的电话。“我们厂在马
塘镇上。”电话中黄勇军表示记者所到
之地并非公司所在地。

按照黄勇军所述地址，记者来到
位于马塘镇马西村的江苏鸿燊物流有
限公司，但门牌上却挂的是曾用名“江
苏鸿燊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识
（2019年5月9日，公司名称由江苏鸿燊
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鸿燊物
流有限公司）。经记者向现场工作人
员询问得知，该厂区负责人即为黄勇
军，厂区仓库基本都租给了其他物流
公司，部分处于空置状态。

“我们是今年4月份搬过来的，租
了一年。黄勇军平时也在这里办公，
今天没见到人。”现场某物流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虽然未能见到黄勇军本人，但就
广州浪奇公告所述存货离奇失踪一
事，黄勇军在电话中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鸿燊公司主要是做运输的，因为
公司当时经营状况不好。按照我的理
解，仓库放在这里，以后货都是我们来
运。想着每年能有两万元、三万元的
进账，公司就能‘活’过来了。鸿燊公
司曾与广州浪奇签订过合同，当时并
没有约定具体的金额，合同签订后目
前公司没有收到过货物。”黄勇军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
依据广州浪奇披露所述，与鸿燊

公司签订有《物流外包仓储合同》，合
同约定公司将货物储存在鸿燊公司位
于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黄海一路2号
的库区（即瑞丽仓），公司位于该瑞丽
仓的库存存货价值为4.53亿元。“签了
合同，可是没有货来，没东西看。”电话
中黄勇军向记者确认了当初以物流仓
储的名义与广州浪奇是签了合同的，
但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金额，从去年
签合同到现在并没有货物运过来。

9月29日，广州浪奇在存货失踪补
充公告中披露，“存放于辉丰仓和瑞丽
仓的货物主要为对氯甲苯、邻氯甲苯、
三氯吡啶醇钠和三氯乙酰氯等农药、
化工原料”。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的规定，储存危险化学品企业
必须获得相关资质批准书。天眼查
APP显示，鸿燊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
册资本1188万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有货物仓储等业务，但并无危险品经
营许可证。“我们的仓库都是平库，是
不能放化学品的。”电话中，黄勇军向
记者强调。

百度地图显示，广州浪奇与鸿燊
公司相隔几千公里，公司缘何不远千
里将4.53亿元的存货托付给一家没有
危险化学品仓储资质的物流公司？这
一操作着实让人费解。

而令人疑惑的还不止于此。天眼
查APP显示，鸿燊公司涉及的案件达35
起，案由包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间
借贷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执行转破产
清算、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等 。
2017年至2020年，鸿燊公司负责人黄
勇军收到的限制消费令多达20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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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14时，广州浪奇总部，前台空无一人。张文斐/摄

9 月 27 日晚，广州浪奇发布风险
提示公告称，存储于江苏鸿燊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燊公司）、江苏辉
丰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丰公
司）合计 5.72 亿元的货物不翼而飞。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此也高度关注，9
月 28 日，发布了关注函，要求广州浪
奇说明与鸿燊公司、辉丰公司关于第
三方仓储业务的开展情况，要求公司
披露“所有存货存放地点、金额、库龄、
第三方仓储业务合作方、近期盘点情
况等，全面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存货异
常情形”。

广州浪奇发布公告称，原定于9月
30日回复深交所关注函。公司以“对
关注函所提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核
查”为由，又将关注函回复推迟至10月
15日。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广州浪
奇存货“失踪”事件已经在二级市场引
起不小震动，股价继 9月 28日、9月 29
日连续两个跌停后，9月30日盘中再度
跌停，近三日累计跌幅29.68%，总市值
三天蒸发9.63亿元。

目前，关于广州浪奇存货消失已
经出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广州浪奇。广州
浪奇称，2019 年 9 月份与鸿燊公司签
订了 1 份《物流外包仓储合同》；与辉
丰公司签订了 4份仓储合同。根据协
议，广州浪奇分别将价值 4.53亿元和
1.19亿元的存货分别存储于两家公司
对应的瑞丽仓、辉丰仓两个仓库。在
这期间，广州浪奇多次前往两个仓库，
却都无法正常开展货物盘点及抽样检

测工作。于是，广州浪奇在今年 9 月
份分别向两家公司发出相关信函，要
求对方配合进行货物盘点和抽样检
测。

第二种说法来自鸿燊公司。作为
一家仓储方，鸿燊公司坚称：2019年 9
月份，确实与广州浪奇签订了合同，但
并未实际储存货物。并且，鸿燊公司
是运输公司，并没有仓储的资质。鸿
燊公司还称，除了合同以外，曾收了两
笔共 64 万元的管理费用。由于自己

“差钱”，所以收下了这笔费用，帮助广
州浪奇“完善数据”。

第三种说法则是辉丰公司。作为
另外一家仓储方，辉丰公司于今年 9
月 14 日回函，否认了货物存在，称从
未与广州浪奇签订仓储合同，自然就
没有义务配合盘点。辉丰公司还称，
未出具过《2020 年 6 月盘点表》，也未
加盖过辉丰公司的印章，盘点表上的
印章与辉丰公司印章不一致，如存在
伪造或者变造辉丰公司印章，辉丰公
司将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其相关法
律责任。今年 9月 28日晚间，辉丰公
司母公司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ST 辉丰）发布公告
称，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辉丰公司从
未与广州浪奇签订过仓储合同，广州
浪奇也从未有货物储存于辉丰公司库
区。

三方各执一词，更让广州浪奇的
5.72亿元存货之迷愈加迷幻。《证券日
报》记者决定兵分三路，分别实地探访
广州浪奇总部基地及公告中涉事的两
处仓库，试图“零距离”了解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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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记者致电广州浪奇，
对方称不方便电话沟通，要求记者发
送采访函至董秘邮箱。不过截至发稿
时止，广州浪奇仍未回复相关采访问
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广州浪
奇已经先后更换了总经理、董秘等高
管。4月 27日，广州浪奇发布公告称，
公司原总经理陈建斌辞去总经理职
务，调任至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任职，但仍继续担任广州浪奇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公司聘任钟
炼军继任总经理。7月30日，广州浪奇
称其董事会秘书王志刚因个人原因，
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
务，聘任谭晓鹏继任董事会秘书。

几个月前的高管变动，和此次存
货离奇失踪事件是否有关联？记者又
试图联系广州浪奇原总经理陈建斌，
第一次电话接通但无人应答，第二次
电话里直接传出了“您所拨打的电话
已经开启呼叫转移功能”。

实际上，在存货消失发生之前，广
州浪奇资产负债高企、现金流亏空、数
亿元债务逾期，且在多家银行的账户
被冻结。据广州浪奇 2020年半年报，
截至今年 6 月末，广州浪奇总资产为
86.42亿元，总负债合计 68.74亿元，资
产负债率高达 79.54%。其中，短期借
款高达 26.95 亿元，预付款项为 12.46
亿元，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6.61亿元。广州浪奇近日公告还
称，截至 9月 24日，公司逾期债务合计
3.9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20.74%，涉及被冻结银行账户 12

个。
9月29日，《证券日报》第一路记者

驱车探访了广州浪奇公司总部。根据
广州浪奇 9月 8日发布的关于经营地
址变更的公告，公司新办公场所已投
入使用，经营和办公地址已由广州市
天河区黄埔大道东128号，迁至广州市
天河区临江大道 393 号 501 室。广州
浪奇原地址位于广州车陂，如今已经
被拆成一片废墟。而就是这块“破落”
的空地，为公司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据广州浪奇 9月 24日晚间公告，2019
年底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由广
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收储，拟收储金额
为21.56亿元。截至2020年9月24日，
广州浪奇已收齐广州土发中心支付的
前三期土地补偿款 12.94亿元，占补偿
款总额的60%。

广州浪奇搬迁后的新办公地址位
于珠江河畔，距离车陂旧址大概7公里
的车程。9月 29日 14时，《证券日报》
记者又走进广州浪奇新址，发现玻璃
大门紧闭，前台空无一人。不过，公司
员工仍然正常办公，不时有人出入走
动，看起来公司运转并未受到太大影
响。

在门口等候片刻，《证券日报》记
者拦下了一位正要刷卡进门的工作人
员，向她打听广州浪奇的情况，这位工
作人员匆匆说道：“目前我们公司属于
特殊时期，无法跟你透露任何相关信
息。”待记者表明身份，明确采访意图
后，这位工作人员叫来了办公室部门
一位姓邝的负责人，该负责人在公司
门口接待了记者，并拨打了多次电话，
与公司董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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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下午，《证券日报》第三路
记者驱车来到广州浪奇位于盐城市大
丰区的辉丰仓所在地——辉丰公司。
辉丰公司位于大丰港二期码头凸堤内
南港路南侧（仓储二大道），透过公司
门牌，可以看见一幢行政楼及几排圆
柱形、球形的化工装置。正值午休，其
门卫室外有几位装修人员在清洗门
牌。辉丰公司正对面是一家石化仓储
公司，斜对面又是同样门牌的辉丰公
司仓库区。

《证券日报》记者先走近斜对面的
库区，从门口往里看，左侧有一排两层
高的办公楼，右侧则是整齐排列的几
排仓库。从保卫科口中得知，库区里
存放的都是别的厂家的货物，里面存
放的是固体货物，对面几排圆柱形装
置存放的是液体。提及旁边的一家石
化仓储公司是否与辉丰有关时，保卫
科人员摇头否认，并告诉记者：“这里
公司很多，有五十家左右。这一片都
是海边（码头）的库区。”记者询问保卫
科人员能否进入库区内部参观时，并
未得到同意，该保卫科人员表示，只有
穿戴安全帽和制服，做好安保措施的
内部员工才可入内。

随后，记者来到了辉丰公司门卫
处，在做好登记准入后，记者在行政
楼前见到了辉丰公司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杨金兰。提及广州浪奇与辉丰
仓纠纷的具体情况时，杨金兰表现谨
慎。据杨金兰表示：“这件事总部
（*ST 辉丰）也发了公告，因为涉及对
外披露公告均由总部负责，需要跟总
部去沟通。”

天眼查APP 显示，辉丰公司曾用
名有“江苏辉丰储运有限公司”“大丰
市辉丰物流有限公司”和“大丰市辉丰
运输有限公司”。于今年 1月 8日修改
了企业主营业务范围，由原来的仓储
服务、贸易业务变更为成品油（汽油、
柴油、煤油）批发；危害化学品经营；港
口仓储经营、化工产品、农药、钢材销
售等，其目前所属行业为批发业。

交谈中，杨金兰向《证券日报》记
者证实，这附近厂房、仓库都属于辉丰
公司，包括斜对面的固体仓库区在内，
总体占地面积约三四百亩。不过对于
广州浪奇在辉丰仓是否真有存货的问
题，杨金兰仍不愿多说，并多次提示记
者向总部对接。当问及广州浪奇此前
是否有来人盘查时，杨金兰道：“这方
面具体内容还是总部跟你对接吧，因
为公告里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也看
过了，所以说我们也会抓紧时间出个
公告，出来澄清一下。”

《证券日报》记者决定再次驱车前

往*ST辉丰，途中，记者致电*ST辉丰董
秘办公室及证券部，提出上门采访的
邀约。一位不愿具名的证券部相关人
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公司董秘及高
管都不在总部，无法接受记者的上门
采访邀约。”经多番交涉，该证券部相
关人员最终同意在电话中接受采访。
对于公司公告里否认与广州浪奇签订
过《仓储合同》一事，向记者确认道：

“我们跟子公司核实过了，确实没有签
过《仓储合同》，也没有实际的存货在
子公司，公司 9月 28日已经安排人到
广州去报警了。”而谈及广州浪奇此前
是否来过子公司做搜查和盘点时该人
员表示：“之前可能有来过吧。”

当记者询问公司在 9月 11日收到
广州浪奇的《2020年 6月份盘点表》上
的具体内容和经过时，上述人员告诉
记者，因为这是子公司的事情，具体经
过并不清楚。

据悉，广州浪奇 9月 18日聘请律
师前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
局查询辉丰公司的工商内档，但仍未
能核实《2020 年 6 月辉丰盘点表》与

《回复函》上加盖的辉丰公司印章的真
实性等事件。对此，*ST辉丰则在 9月
28 日晚的公告中澄清道：“辉丰公司
未出具过《2020年 6月盘点表》，也未
加盖过辉丰公司的印章，盘点表上的
印章与辉丰公司印章不一致，如存在
伪造或者变造辉丰公司印章，辉丰公
司将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其相关法
律责任。”

谈及广州浪奇前往盐城市大丰区
行政审批局查询辉丰公司的工商内档
一事，上述人员犀利回应道：“问题根
源在广州浪奇，他幸好是提了两家，没
把全国所有贸易公司都提一遍，如果
他说跟全国所有企业都有贸易（纠
纷），是不是要把全国所有贸易公司都
拉（筛查）一遍呢？”

“仓储公司法人否认存在存货保
管的关系，这个说法如果属实，那合同
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有可能是出
现了‘萝卜章’。”一位大宗商品行业的
从业人士对此做出猜测。在《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辉丰方面因为被
牵扯进“无中生有”的合同纠纷中，而
倍感无奈。谈及公司目前与广州浪奇
方面是否有进一步接洽时，上述人员
表示，目前还未掌握相关消息，其他情
况也并不清楚，不过报警处理的后续
进展，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公布。

目前，案件具体细节还需等待警
方披露调查结果。

《证券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整个
事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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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彭春来 赵学毅

本报记者 赵学毅 曹卫新 兰雪庆 陈 红 实习生 张文斐 朱琳煜

独家探秘广州浪奇独家探秘广州浪奇55..7272亿元存货离奇消失亿元存货离奇消失：：
仓库地址现仓库地址现““乌龙乌龙””合同或盖合同或盖““萝卜章萝卜章””

2020年9月27日晚，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浪奇）发布公告称，价值5.72亿元的存货不翼而飞。这是继
獐子岛“扇贝跑了”之后，A股上演的又一奇葩剧情。

数亿元的存货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通。大概十分钟后，他答复记者：“谭
总（董秘）现在在开会，没有时间接受
采访”。

在该负责人电话联系董秘的过程
中，《证券日报》记者试图与他攀谈，该
负责人显得十分谨慎，要么缄口不言，
要么以“我不清楚，不方便回答你”“一
切以之后的公告为准”作答。

记者在公司楼下又偶遇一位广州
浪奇员工，他告诉记者，“我们从旧址
搬过来大概一个月，这里主要是办公
区。我们在广东有两个生产和仓储中
心，一个在南沙，另一个在韶关。”为了
摸清广东地区的仓储情况，记者随即
驱车来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的
小虎岛化工区，广州浪奇南沙低碳工
业园正座落于此。

据广州浪奇 2019年半年报披露，
目前广州浪奇已构建了以广州浪奇日
用品有限公司（广州浪奇南沙低碳工
业园，广州南沙生产基地）为核心、辐
射中部的韶关浪奇和北部的辽宁浪
奇、其他区域合作伙伴配套补充的全
国性日化产品生产体系布局。

《证券日报》记者在探访时发现，
小虎岛化工区是广州市危化品重点监
护区，储存有苯类、酮类、酯类、醇类等
20多种有机化工原料，园区注重安全
防控、安保戒备森严。该化工区入口
有四车道，且都设有道闸，多名园区安
保在此值守。放眼看去，化工区内部

道路两旁布满了石化运输管道。
园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于安

全考虑，这里无法随意出入，你要先联
系浪奇，企业跟园区报备，做好车辆登
记之后，我们才能放行。”这或许能从
侧面说明，南沙生产基地的存货要想
出现“凭空消失”的情况，可能性微乎
其微。

对于广州浪奇存货消失事件，上
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宋一欣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广州浪奇要确
认和盘点存货，需要有物流单、仓储单
等为依据，即便是诉讼也离不开这些
单据，内部或前任“擅自”转移存货也
能讲得清楚。毕竟货物价值巨大，若
单据遗失，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关键
是公司要出示证据，对该事件的前因
后果做出解释，对市场和投资者都应
该有个交代。

虽然此次记者探访广州浪奇总部
颇费周折，但当日晚间公司披露的一
则公告令人回味。9月 29日晚间，广
州浪奇披露的部分债务逾期及部分库
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的补充公告显
示，关于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
的事项，公司已将一名涉案人员移送
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10
月3日，广州浪奇在互动易上回应投资
者提问称，目前公司部分债务逾期以
及部分库存货物可能涉及风险均为公
司贸易业务。

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今年2月份江苏省
如东县人民法院受理了鸿燊公司破产
清算申请。《江苏鸿燊物流有限公司破
产民事裁定书》显示，目前鸿燊公司已
基本停业，仅剩零星业务。鸿燊公司
主要固定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厂房及
运输车辆。公司有位于如东县马塘镇
马西村二十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1322.75平方米 [土地证号：东国用
（2015）第20011号]，已经抵押给江苏如
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民支
行并被本院多个案件查封；位于如东
县马塘镇马西村二十组的无证厂房约
7377.94平方米，已被本院查封，部分车
辆已经进行了拍卖。

“今年3月份公司开始走破产流
程的，申请是去年打的。”采访中，黄
勇军告诉记者，签订合同时广州浪奇

方面知道公司出了事，但不知道破产
的事。

记者注意到，9月27日、9月29日，
就存货失踪一事发布的公告中，广州
浪奇方面均未提及鸿燊公司破产一
事。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客户存储的货物，并不属于物流公司
的破产财产，因此，物流公司破产并不
会对客户资产产生直接影响，不属于
强制信息披露的范围。不过，广州浪
奇在得知物流公司破产信息时，应立
即关注其存货的存储状态。如果广州
浪奇管理层在当时未及时关注的，则
属于未勤勉尽责，公司股东有权要求
负直接责任的公司高管向公司承担赔
偿责任。”

公告所指瑞丽仓地址实为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而非江苏鸿燊物流
有限公司。 曹卫新/摄


